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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冬天
�潘玉毅�

寒风
风是那么冷，仿佛透过千年的冰层，刺骨

吹来。我紧了紧衣裳，揉碎了思绪纠缠的浮
躁。有一缕阴冷的风钻进我的脖子，弄醒了
一场暖色调的绮梦。

冬雨
冬天的雨是一把梳子，梳洗了春的清新，

夏的绮丽，秋的雅淡，留下冬的素洁。我的心
被刺痛，记忆从此荒芜，被冲刷得空空荡荡。

阳光
浅浅的阳光潜入你的房间，偷偷地昵吻

你的眉头、你的床单，落满一室暖暖的味道。
窗外有风在吹，有雪在飘，但阳光驱逐了一冬
的阴霾与寒冷，亮堂在每一个灵魂曾经的地
方。

飞鸟
四叶草的青葱否定了冬天的萧条，飞鸟

掠过的踪影平添了白雪覆盖下的生机。这是
一种活力无以言表，这是一抹靓丽足以永
存。飞鸟衔着绿色衔着人的希望，飞过层层
远峦去寻找山那头又一季的春天。

说句心里话，四季中，最不喜欢的，就是冬天
了。

白天短，夜晚长，天寒地冻，冷风飕飕，手上紫
青紫青的冻疮，嘴唇细细密密的裂口，让人不得不
恼怨和恐怕冬天。

早上躲在被窝里，常常这样想，如果人生只有
甜喜乐，四季只有春夏秋，该有多好。不喜欢也
罢，喜欢也罢，霜降过后，冬天就名正言顺来了。
冬天来了就来了嘛，还分什么小雪大雪冬至小寒
大寒，弄得一天比一天冷。

小寒时节到老同学琴子家吃羊肉炖萝卜。琴
子住的地方偏僻但清净，家中装修简单却很温馨，
特别是她家淡绿色窗帘不经意舞动了一下，一缕
幽香扑鼻而来。好香，好香呀，推开陈旧的玻璃
窗，窗外一树腊梅冲我灼灼笑。

不由羡慕起琴子来。房子虽旧，清香四溢，旧
又何妨。冬天虽冷，有梅香伴，冷又何惧。

仔细想想，一年四季，其实是一种美丽的轮
回。我们无权选择，无权买进，也无权卖出。在季
节面前，我们都是不懂事的小孩，除了乖乖接受，
就是好好利用。

也许，冬至来了，就是要让我们学会处事为
人。

因此，喜欢春天，也要喜欢秋天，喜欢夏天，也
要喜欢冬天。当然，仅仅有梅香还不够，如果有雪
花绽放，冬天就可爱了。有梅的洁雅，有雪的柔
莹，就算是零下多少度，也不会有太多寒意。

雪花是冬天的真实童话，梅香是冬天的隐形
诗行。

梅香，梅香，一缕比一缕，一缕比一缕，更芬
芳，更芬芳。

梅 香
�海清涓�

最近一段时间，偶尔会回忆起一个人，挥
之不去。

书房有些凌乱，趁闲整理，一张发黄的照
片终止了这场行动。

照片摄于1979年冬，一个英俊帅气的青
年民警，着蓝色警服警帽，微笑的面孔掩饰不
住刚毅的眼神。恍然间，一种负疚感油然而
生——我的父亲，竟然好长时间没想起过他
来。

父亲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充满传奇、有很
多故事的人。

父亲是家中独子，据说年轻时曾被推荐
考飞行员，爷爷奶奶舍不得，横加阻拦，终没
去成。后来在供销社工作。父亲从小嫉恶如
仇，好打抱不平，会些拳脚功夫。我母亲讲过
一个故事，有一回，她抱着我去找父亲，在街
上，被小偷摸了包。听了母亲的哭诉，父亲只
是淡淡地笑说：“走，跟我到街上走一圈，小偷
绝对把东西还来。”母亲将信将疑地跟着他走
了一圈后，一摸，钱包不知什么时候已在衣兜
里了。母亲每每讲起这个故事，对父亲的崇
拜之情溢于言表。

1976年，父亲转行当了一名公安，分配到
派出所当特派员。

那时的派出所只有三四个人，管理着一
个区的治安。我岳父当时跟我父亲在一个
所。岳父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岳父有次
在一个活动上执勤，结果遇到几个社会青年
捣乱，被打了。袭警啊!父亲闻讯赶到支援，略
施拳脚，将那几个社会青年全甩进了冬水田，
一下子将他们镇住，遂乖乖听从父亲命令，自
觉地到派出所接受处理。后来，父亲和岳父
成了生死之交，也成就了我和妻子的姻缘。

父亲在街道居民的心中，威望很高。记
得我跟他一路上街，所有人见着他都要热情
招呼：“黄特派员。”父亲也一一回着。我很惊

讶他怎么记得这么多人的名字。不过我发现
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人虽然招呼热情，可都
不愿跟我父亲握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父
亲的手劲特大，又喜欢握手时故意将人家捏
痛，多数人都上过他的当。借着父亲的声望，
我在学校也成了一个“名人”，老师和同学绝
大多数都认得到我，叫我“黄特派员的娃儿”，
当时我很享受这个称呼和同学们羡慕的目
光。

记得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父亲办案
回来，在班主任老师家里把我接回家。和父
亲走在一块，高兴劲甭提了，一路蹦蹦跳跳，
遇到了卖凉水的摊子，我便嚷嚷着要喝一
杯。父亲拗不过，5分钱给买了一杯。我喝完
后在放回去时，一不小心杯子掉了，手忙脚乱
时，把整个摊子都绊倒了，只听见一阵“乒乒
乓乓”，玻璃杯子全都碎了。我吓得脸都青
了，老板却笑呵呵地安慰我，没关系没关系。
父亲拿出1块钱要赔给老板，老板执意不收，
但父亲坚决还是给了。接着，父亲严肃地对
我说：“娃儿，你要跟叔叔道歉。”我心想，钱都
赔了，还道什么歉呢，再说我父亲是公安，怕
什么。于是我便默不作声，第一次忤逆父亲
的意思。父亲连说几次后，我昂声说道：“都
赔了钱的，还道什么歉。”父亲狠狠地给了我
一记耳光：“你还有理了？叔叔全家就靠这个
摊子，我们虽赔了钱，但叔叔明天赶场天就摆
不成了，影响了叔叔的生意。你做错了，难道
不该道歉吗？”我最后还是很不情愿地说了声
“对不起”。此事令我记忆深刻，一直没有明
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父亲于1982年春节期间去世。因公牺
牲，卒年33岁。

相对于父亲那些传奇而言，我一直郁闷
于我的平庸：干过律师，当过民警，做过派出
所所长……现在的“官职”是比父亲大了，可

却没拥有过他那些精彩。现在仔细想来，父
亲逼我道歉那件小事，有顿悟之感。

父亲不以警察自居，不耍警察特权，不占
群众便宜；父亲为人随和，与老百姓打成一
片，甚至叫得出街上每个人的名字；父亲嫉恶
如仇，工作敬业等等，他受到了老百姓的尊重
和认可。

是老百姓成就了父亲的精彩，没有老百
姓就没有他的精彩。

父亲的精彩
�黄剑波�

小龙坎土灶火锅
为回馈新老顾客对我店的

支持与厚爱，本月21号至下月
20号特推出菜品满百送百活
动，元旦假期啤酒喝1送1。
电话：389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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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养身就选板栗鸡汤

同鼎
TONG DING 秘制板栗养生鸡

无油腻感、无香料、无味精、无胡椒
原汁原味，纯天然绿色健康汤锅。

西外大脚板健康公社左斜对面

达县仙女山温泉
源自地下800米天然硫磺温泉38℃

全程柏油路 南外上高速28分钟到达
原小池30元/人 新建室内小池88元/次

豪华双人木桶浴98元/次
电话：13079023110 地址：南外高速路百节出
口左转至马家左转8公里处 乘车路线：南客站
乘至平滩车直达或乘马家车转

我15岁就离开家乡，去外地上
学。每年寒暑假回家两次，平时靠书
信和家里联系。那年快要放寒假了，
我收到上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写给我
的家信。妹妹在信里说：“姐姐，我们
养的小花狗长大了，我也长胖了，期
末考试还考了第一名。爸给你做了
一张书桌，妈给你买了新鞋。姐姐，
你快回来吧。”晚上我躲在被子里看
妹妹的信，一边笑，一边哭。想家的
感觉，像无数只小虫子，把我的心咬
得痒痒的，疼疼的。

终于放假了，又要过年了，我恨
不得一下子飞到家里。可是，回家的
路很长，需要坐长途汽车到市里，再
由市里坐公交车到郊区，然后到郊区
的三姨家，让三姨夫用自行车带我回
家。这趟辗转，需要整整一天。

出了校门，我背着行李奔跑起
来。归心似箭啊，能不跑吗？我跑得
快，两大兜行李在我稚嫩的肩上剧烈
地摆动着。远远看到一趟车停在那
里，我几乎飞奔起来。可是，还没跑
到车站，汽车就毫不留情地绝尘而
去。我在车尾追着，喊着，却是徒
劳。我忍不住哭起来。

还好，后面赶上来的同学中，有
我们班的一个男生，也是我比较喜欢
的一个男生。我们会同乘下一趟车，
漫长的旅途，有了他，也是一种安慰。

那时候的春运虽然不像现在这
么成规模，成气势，但在春节前回乡
的人也不少，所以挤上车很难。我们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车终于来了。那
个男生拉起我就跑，总算挤上来了，
我长舒了一口气。三四个小时的旅
程，实在太难熬了。开始的时候，我
还和那个男生聊天，后来渐渐觉得没
意思，我心里想的都是回家，快点回
家。不停地透过车窗往前方望，不停
地问到哪儿了。一站站，一程程，终
于下车了，我和那个男生各奔东西。

我需要上市里的公共汽车，转站
到郊区。市里的公交车很不容易挤
上去，我埋下头，拿出拼了的架势，生
生地往里挤，几乎都要喘不过气来
了。

售票员不停地说：“不要挤，不要
挤，可以坐下一趟车。”谁肯等下一
趟？这趟都觉得太慢。公交车上，我
被挤在中间，想要动一下都很难。可
是心中却升腾起希望———离家越
来越近了。

下车后，到了三姨家。我二话不
说，就让三姨夫赶紧带我回家。我坐
在三姨夫的自行车上，心里稍稍平静
些了。路上又看到了家乡熟悉的风
景，小村庄依旧像安睡的猫一样蜷在
阳光下。我唱起了歌：“曾经以为我
的家，是一张张票根……”我的手心
里，还攥着车票。

看到我家的老屋了，母亲正等在
门口。我跳下车子，扑在母亲怀里。
那一刻，我哭了。我的眼泪，有委屈，
有安慰，更有欣喜。母亲给我擦擦眼
泪说：“快进屋，都在等你吃饭呢！”

辗转在回家途中
�王 纯�


